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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美術 

席德進──中國水墨的本土化探索 

鄭惠美   

Shyi De-jinn-His Quest for Localism Realized in Chinese Ink Painting / Jeng, Hui-mei 

 

摘要 

席德進一生的創作經歷，包括台灣經驗、中國經驗及歐美經驗，六○年代初

期他是一位意氣風發、熱烈鼓吹現代藝術的畫家，七○年代他卻是一位苦心探勘

古建築，攝影、撰文並畫下古屋容顏的鄉土寫實畫家，八○年代他又是一位努力

探索現代國畫，主辦「現代國畫試探展」的策展人及畫家。 

本文探討為何在席德進 1981 年臨終前，水墨會成為他的終極關懷？文中探

討他與國畫的淵源。並歸納出他的現代國畫特色：一、墨與彩互為對比或融合。

二、不見傳統皴法以墨法取勝。三、三分法的空間構圖。四、造形化繁為簡單純

化。五、以鄉土內容抒發浪漫情思。六、寫生取景不作傳統造境。七、充滿孤絕

荒率的情境。 

席德進是一位有著深刻自覺的畫家，他的水墨畫以台灣民間藝術為源頭活水，

又從中國書法的蒙養上擷取筆墨精華，結合在台灣的寫生觀點，建立「筆墨是中

國、構圖是現代、情感是民族、生活是台灣」的創作理念，重新打造水墨在台灣

的美學系統。 

其實，席德進這一段水墨畫的探索，不也是畫家本人的中國意識夾雜著台灣

主體的「本土探索」歷程嗎？同時也是一位由大陸移民台灣的現代中國畫家，對

六○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而欲以自己母體文化的繪畫元素在國際上開拓出有別於

西方繪畫的一段藝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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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不同於西方的歷史文化，在造形藝術上如何凸顯出文化差異性的藝術風

格，是席德進 1966 年由法國回台後一直關心的主題。他在台灣生活了三十年，

台灣經驗給他地域性的主體找尋；他在歐美生活了四年，歐美經驗給他現代性的

藝術思維；他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五年，中國經驗給他傳統性的審美品味。台灣經

驗、歐美經驗及中國經驗在他自法國回國後，化整為零的匯為他的創作意識，他

積極的要形塑出本土、現代又中國的視覺符號，做為繪畫創作蛻變的開始。1966

年當時他的創作以油彩為主，致力於開發中國民間藝術與歐美普普精神的結合，

要畫出一種忠於生活、創新傳統的開路的畫。1
 

然而，1979 年席德進卻在一幅「海山相照」的水墨畫上寫著「遊九份得此

景，始知台灣山水不能以傳統皴法寫之……。」席德進早已察覺到台灣在山川、

地理、氣候、人文上自是不同於他的原鄉大陸，傳統視覺符號的解構與新符號的

建構，正是他所面臨的深刻考驗。而最富悲劇性意識的是殘酷的癌症，對他內心

深處湧動著的浪漫情愫與藝術夢想的摧殘。1980 年他在去世的前一年，只見他

在日記上寫著：「水墨畫與書法，對我成了一種新的材料與新的嘗試，使我驚奇

於它們深遠、渾厚之力。」2
 

水墨是他的終極關懷？為什麼不是水彩或油畫呢？身為一個在異鄉台灣的

中國人，他一心一意要表現的仍是中國傳統筆墨所畫出的「國畫」，國畫對他的

意義與水彩或油畫，難道不一樣嗎？為何他在病危之際，心中最大的夢想，居然

是擁有一張張大千的作品，並且還要拜張大千為師，繼承他在畫壇所留下的成績。

3這位傲骨一世的畫家，歷經多少國際思潮的洗禮，最後回歸的竟是水墨這樣傳

統的媒材，不免令人訝異，因為他在油畫與水彩上曾經有過輝煌的成果，為何他

不像趙無極或朱德群一樣，選擇油彩，表現中國水墨精神與西方油畫的兼容並蓄

呢？ 

席德進六○年代出國前與出國後的油畫作品，其實都是結合當時外國繪畫潮

流。到了七○年代，他逐漸察覺到國外的新興藝術潮流與自身文化的格格不入，

而為自己的生命體驗而畫，比為追逐國外的潮流而畫更有意義，因為潮流只是學

習的過程，不是終極的目的。七○年代他畫了許多台灣的古屋與民藝作品，是他

                                                      
1
 見《聯合報》1966 年 6 月 19 日，《中央日報》1965 年 2 月 28 日，《聯合報》1966 年 7 月 10

日，席德進的現代藝術、中國藝術及民間藝術的演講報導。 
2
 見席德進 1980 年日記手稿，內容全為他對現代國畫的思學心得與病中雜記。 

3
 見《中國時報》，1981 年 7 月 17 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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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識的以台灣的鄉土特質入畫。而終究他選擇了以水墨為民族性的媒材，作為

創作的終極關懷與挑戰！他在去世前一年，已罹患胰臟癌，卻仍甘冒生命的危險

積極主辦「現代國畫試探展」，並發表「近百年國畫的改革」及 「現代國畫試探」

等文章，詮釋他對現代國畫的主要觀點。他唯恐不為世人所知的推動現代國畫，

成為捍衛國畫的勇士，究竟他的用心何在？為何他堅持要以中國的紙、筆、墨，

畫出反映中國人文精神、現代思想、感情及色彩的現代國畫呢？本文從席德進的

畫作，歸納他的現代國畫特色，再論述他與國畫的淵源，進而探求他在台灣本土

探索與回歸中國美學之間的文化認同處境，以了解他為何抉擇水墨作為他個人藝

術語言風格的蛻變及完成。 

 

壹、席德進的現代國畫特色 

席德進曾以藝評的方式提出八○年代台灣現代國畫的走向是不趨附西方潮

流，而穩健地從中國傳統中反省，尊重筆墨的優越性，尋求個人的風格，不再以

奇特技法取勝，也不再作浪漫的激情流露。追求思想內在的表達。與現實生活結

合，而不失高遠的意境。4席德進在國畫現代化的路上，苦心鑽研，看遍了民初

以來國畫的改革者如徐悲鴻、林風眠、吳昌碩、齊白石、傅抱石、張大千、李可

染等大家的創作歷程，他的現代國畫作品又是如何求新求變，產生什麼風貌呢？

他在〈近百年來國畫的改革者〉一文中曾對自己的國畫下了一段評語：「對傳統

國畫筆畫的尊重，把國畫重新帶回眼前現實的生活裡，並注入新鮮的血液。尋找

新的題材、新的構圖、新的意境。以水彩色感融合於水墨，使國畫的色彩更具有

新鮮的活力。」由席德進的國畫來看，他對現代國畫的探索充滿了實驗性與創新

性，大致上可分為幾個特色： 

 

一、墨與彩互為對比或融合 

1971 年的「樹蔭」，黑色的樹幹盤據整個畫面，再點以飽滿的黃色渾圓點，

色不礙墨，墨不礙色。1979 年「芒果樹下」（圖 1）是在一片墨色中，以黃色滴

灑出芒果花開的繽紛。1979 年「荒野」（圖 2）紅、黃、黑、藍與白（留白）對

比並置，1980 年「秋草群鴨」（圖 3）黃、黑對比，這種色、墨並置又對比的畫

法，除了能凸顯台灣亞熱帶熱烈明快的地域性色彩外，也能使畫面更為濃豔明朗，

符合現代人光鮮亮麗的時代感。另一種為墨與彩融合無間，墨中有色，色中有墨。

                                                      
4
 席德進，〈近百年來國畫的改革者〉，《藝術家》，1980 年 11 月，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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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新店溪畔」（圖 4）花青加藤黃的綠色調為前景沙渚，餘為花青與墨色

的濃淡調配，一片暗藍色調。1975 年「寒趣」（圖 5），褚石加水墨與花青加水墨，

畫面一片和諧。1977 年「海邊的防風林」（圖 6）以水墨為統一色調或加褚石畫

房屋，加花青畫樹木。1979 年 「海山相照」（圖 7）花青、藤黃與水墨相融無礙，

濃墨帶藍的層層山色，使畫面有著墨韻般的蒼潤感。席德進的國畫用色，一方面

從台灣民間藝術中擷取強烈艷麗的色彩，一方面又從中國文人畫中汲取豐富的墨

韻，在墨與彩的運用上，有純水墨、純色彩及墨與彩的混合並用。 

 

二、不見傳統皴法以墨法取勝 

墨法是表現物象的濃淡虛實及體積感、動勢與墨韻；皴法是傳統國畫中山石

紋理的脈絡。在席德進的國畫中不見披麻皴、斧劈皴等傳統皴法或介子點、夾葉

點等各種傳統樹法，只見墨染土地，一片淋漓。1979-1980 年「層層青山」（圖 8）

以花青加水墨大筆刷出層層橫臥的山脈，墨氣淋漓，又具節奏感、韻律性。1980

年「火炎山即景」（圖 9），畫面雖有皴法卻無以名之，畫家以筆寫出山的形體結

構，再墨染出山的濃淡變化，並留下大片的白，凸顯明暗效果，也表現出山脈的

質感肌理。 

 

三、三分法的空間構圖 

傳統中國水墨畫的空間是「三遠法」即高遠、深遠、平遠的移動視點的空間

觀念。席德進則是把主體對象置放在廣大空間的前景，1979 年「荒原」（圖 10）

牛群與農夫為前景主角，中景、遠景則平刷出大片空間，無限延伸的水平線橫貫

畫面。1975 年「寒趣」（圖 5）開闊廣袤的地平線成為畫中鮮明的標幟。席德進

試圖打破傳統國畫的空間構圖而建立新的空間美學，這類構圖有如攝影的三分法

構圖，天空、地平線、前景一一羅列，有條不紊。由於席德進喜歡攝影，他從攝

影的角度入畫，使水墨畫有了新的空間變化。 

 

四、造形化繁為簡單純化 

繁華世界中的諸多形體，在他簡約的造型中，化為單純簡練的視覺符號，畫

面常見一、二隻牛或一、二位農夫或一、二間小廟或幾抹青山，去蕪存菁是他水

墨畫的特質，甚至連題目也非常簡潔，如雙鴨、雙牛、野牧、荒原、寒趣、水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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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鄉土內容抒發浪漫情思 

沒有傳統山水的重巒疊嶂或江山綿亙萬里，他所畫的全是他所嚮往的鄉間景

象。榕樹、水牛、番鴨、古厝、土地公廟、農夫、青山、水船、夕照，一一在畫

面上不斷組合出現，是他寫生與創作的體現。他，來自農家，又回歸鄉土，是鄉

思也是對土地的戀情。而都市文明的聲色犬馬，不曾在他的畫中佔據一角。他的

作品是城市現代化生活情境的一種慰藉，他追憶他的原鄉：土地與人民，不自覺

的表現出浪漫的懷鄉情思。 

 

六、寫生取景不作傳統造境 

「我無法偽裝，無法欺騙自己的良知，因為我追求的是真實。」席德進真實

而平凡的畫面，來自他深情的觀照與感動。他的水墨畫常在室內完成，不似水彩

畫常須現場寫生，以捕捉山川的氛圍變化。他不寫胸中丘壑，而是將他平日在山

巔水涯所感受到的雲山、平疇、古屋、禽隻、農人等題材加以剪裁、組織，構組

成水墨畫的鄉土組曲。畫面不誇張，也無太多的臆造，它不是傳統的造境，是以

忠於眼睛所見的取景造境。 

 

七、充滿孤絕荒率的情境 

在諸色雜陳、五彩繽紛的世界中，席德進以簡約的形，單純的色，畫出形色

之外的幽玄理趣。他的畫面常會出現蒼茫大地中靜立的牛隻、蹲坐對語的農夫或

巍然矗立的古厝，常令人有遺世獨立的感覺。寫景即寫情，畫面流露出畫家率性

不矯飾的性靈中，隱含者孤芳自賞與放逸的思想，有著中國文人畫般的寄情。 

 

八、以書法遒勁筆力表現筆情墨趣 

書法在席德進的水墨畫中佔著相當份量，為的是鍛鍊使筆用墨的功夫。自

1969 年起直到去世為止，十餘年他竭盡所能的臨摹許多中國古代碑帖，如周石

鼓文、秦泰山刻石、漢西狹頌等古樸的篆書、隸書，幫助他運筆時線條的穩重、

流暢及用墨時乾濕濃淡的墨韻掌握。5他清楚的知道中國畫的基礎由白描、書法

入手，他紮下基本功，使他所畫的水墨花卉，無論枝、葉、藤、花，風姿勁挺，

而古厝或人物線條沈穩，含藏書法的遒勁筆力。他的山水畫在墨色的平刷或暈染

                                                      
5
 見拙作〈書法與現代藝術──不死的席德進〉，《雄獅美術》28 期，199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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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著墨韻的層次變化。 

 

貳、席德進與現代國畫的淵源 

席德進與國畫的淵源非常深厚，比起水彩與油畫都早，他熱愛國畫的因子，

最早可以追溯到幼年的書塾啟蒙教育。他的一位秀才老師，擅長國畫，曾畫了幾

張大作品給他，這是他接觸國畫的契機。同時，他也常臨摹家中所藏有的《芥子

園畫譜》與古今名人畫譜。1937 年，十五歲的席德進看完張大千在成都的畫展，

回家竟然畫了許多張大千的習作。6
1943 年他考入重慶的國立藝專，陳之佛、潘

天壽、傅抱石、林風眠、關良等都是當時的名畫家，席德進無形中受到中國文化

藝術的薰習。當他一、二年級時學校課程並不分組，他曾修習水墨畫，由楊建侯

老師教花奔，全為寫生，不臨稿，當時席德進的山水畫是張大千的風貌。7三、

四年級時，他選林風眠老師的教室，學的雖是西畫，卻受到老師精神的感召，心

中深埋了改革中國畫的種子。當時他所畫的水墨畫有遠山、近樹，有著林風眠的

味道。8
1948 年席德進杭州藝專畢業即來台，五○年代他在陶瓷公司作畫，包括

永生工藝社（1955）、中國陶器公司（1956）、中華藝術陶瓷廠（1958）及龍門陶

藝公司（1959），他所刻劃的陶瓷作品以漢魏六朝石刻畫及唐宋名家山水、人物

為主，屬於仿古再發揮的作品。有些是在黑釉的胚體上刻出白紋山水人物有如磁

州窯，如黑釉刻騎射長身瓶（1958）（圖 11），也刻繪古裝仕女、花鳥（1958）（圖

12）或 50 年代當紅明星畢姬芭杜（1958）（圖 13）；有些則是直接繪畫於胚體上，

如以黑色畫盧雁（圖 14）或放牧圖（圖 15），以棕色畫魚等寫意畫，再燒以綠釉

及白釉，以增加顏色的流動性，產生水墨般的趣味。席德進當時也畫抽象畫（圖

16），是以黑色曲線表現筆勢的動態有抽象水墨的美感。由五○年代的陶瓷作品

可以略窺席德進早期的國畫涵養，受中國武梁祠石刻的影響，也融合了傳統的花

鳥畫及寫生心得。當時作畫線條用筆流暢，畫風有傳統國畫，也有現代農村生活

所見的寫意畫，並兼及抽象畫。而他五○年代的仕女畫，修眉大眼，背景塗滿，

1956 年的「藍衣少女」（圖 17）傳襲了林風眠老師的畫風。1962-1966 年，當他

旅居歐美時，他更不忘去探尋海外中國畫家的現代中國畫動向，如趙無極、丁雄

泉、曾幼荷、趙春翔、常玉等畫家，他更不時留意張大千 1962 年以來所創發的

                                                      
6
 見《中國時報》，1981 年 7 月 17 日，第三版。 

7
 與吳學讓電話訪談，1992 年 9 月 7 日。 

8
 與莊佳村電話訪談，莊佳村與他同住時看到他十餘張由大陸帶來台的早期水墨畫。1992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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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墨、潑彩作品。1966 年一幅「佐敦道所見」水彩作品，遠景即以渲染法畫出

具有水墨韻味的遠山。 

1970 年他到日本所發現的「本畫仙」畫宣板，引發了他關注國畫的傳統筆

墨，也使他可以用水墨在戶外發揮寫生專長。七○年代以後，席德進的水墨畫增

多了，由初期的秩序式的橫向刷染地平線、海平面，發展到末期恣意式的縱筆塗

染層層起伏的青山山脈，水墨氣魄增強，氣勢撼人，正是此時 1979 年他前往香

港拜見昔日杭州藝專的恩師林風眠，林老師要他多畫水墨畫，而且較喜歡他平行

橫直的山水畫，甚而提醒他多用線條作畫，這次的師生晤面，席德進更為自己許

下要承繼恩師之後，完成創造新中國畫的使命。9林風眠畢生致力於改革中國畫，

他潛心研究中西藝術的精華，以西畫為根底改良國畫，他大膽創新的精神，是席

德進學習的最佳典範。其實早在 1972 年席德進即已自覺到，以前他是在西方傳

統裡接著走下去，現在他要從中國繪畫傳統裡接著走出來。10及至見了林風眠後，

更加重了他的國畫現代化的使命感。回國後的隔年 1980 年，他糾集同道，積極

主辦「現代國畫試探展」，即使在去世前二個月，他心中仍有夢，期盼結合寫生

經驗，畫出現代國畫的新境界。他說：「我們這一代的中國畫家，像林風眠、徐

悲鴻，都是由西畫入手，漸漸由寫生轉入水墨國畫。我覺得自己也走著差不多的

路程，就山水的表現來說，我剛進入一個可以掌握的開始，如果我繼續畫下去，

活到八、九十歲，也許可以把這些現場寫生經驗融會到傳統國畫中，或許可以把

現代國畫帶到一個新境界也未可知。」11當他去見林風眠時，他就深思過林風眠

為什麼堅持要用水墨、宣紙作畫，而今他更確立自己以水墨創新的歷史背負了。 

因此他生前最念念不忘的不是他的油畫或水彩，基本上這兩者他都已經開展

到可以掌握的地步，而水墨畫卻充滿了挑戰性，雖然他與水墨的淵源最為深遠，

也用心探索了十年，畢竟仍未完全建立個人的風格，一方面是媒材的駕御，一方

面更是如何在前輩已開發的根基上更上一層樓，才是他所面臨的迫切問題。 

 

參、現代國畫的探索，開啟水彩風格的建立 

基本上，席德進是以寫生取景作為水墨畫的創作方式，在構圖上為三段式的

空間佈局，在造形上簡潔不繁複，在色彩上彩墨並置或相融，在筆墨上不用皴法

用墨法，在意境上孤絕荒率，在題材上多鄉野組曲與山水大地，在取景上以寫生

                                                      
9
 見席德進日記，1979 年 5 月 27 日。 

10
 席德進，〈觸及那永恆的春天〉，《我畫、我想、我說》，頁 4。 

11
 奚松，〈從青春的頌歌到淡遠的山水〉，《雄獅美術》，1981 年 6 月號，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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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景不用傳統造境。席德進在取景、構圖、造形、色彩上較能掌握技法，另出新

意，而在筆墨的涵養與意境的慘澹經營等精神性靈層次上，尚未臻於化境。 

然而席德進這段苦心探索的水墨歷程，卻不曾在水彩畫上遁形，他在水墨畫

上的用筆、用墨經驗及平日寫書法的體驗，完完全全轉化在水彩畫上，他的水彩

渲染除了以色彩調出有如水墨淋漓般的墨韻外，又暗藏著骨法用筆的勁道，使作

品柔中有剛，蒼柔相濟，他的水墨精神也沈潛於水彩中，散發著一股東方的自然

哲思，雖然他的水墨畫尚在變革中，卻在水彩上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試看他

1970 年一張畫在「本畫仙」上的「日本風景」（圖 18）花青調和水墨，筆情墨韻

皆具，是以水彩的寫生方式畫出建築的水墨之美。而這張作品所代表的意義對席

德進而言，相信是非常深刻的，因為 1970 年以後，他的水墨與水彩同時出現了

大片渲染的墨韻或色韻，如 1971 年水墨畫「葦草」（圖 19），1971 年水彩畫「山」

（圖 20），可知他的水墨與水彩的渲染方式是同時開展，媒材雖然不同，但在發

現畫宣板之後，找回了傳統筆墨的精神，以渲染方式統合了水墨與水彩，席德進

自己也曾經說過： 

「假如我們不是那麼狹義地去解釋水彩畫，我們何嘗不可以視中國宋代的潑

墨畫法不也是水彩畫嗎？」12這是 1968 年他對於水彩與水墨畫表現方法的相似

性所提出的看法，二年後他就以渲染法在水彩與水墨上同時探索、實驗了。 

席德進對水墨畫因有著民族的情感，有著悲壯的歷史擔負，他執意要用中國

的筆、墨、紙創作，苦心積慮的要在現代國畫上開拓出一條嶄新的大路，才不失

為一位中國藝術家的傳承使命。雖然他在國畫上的探索尚未開花結果，然而他的

水彩卻畫出了台灣煙嵐飄渺的雲山變化，有詩的意境，有美的極致，水彩與水墨

在本質上已神秘的交融。現代國畫的探索開啟了他「台灣山水．中國意境」水彩

獨特風格的建立。13水彩與水墨已成為一體的兩面，水墨的探索成就了水彩的風

格，水彩的成就隱含著水墨的光芒。 

 

肆、鄉愁又鄉土的山水文化認同的一種方式 

席德進的水墨山水以台灣的土地河海為素材，在七○年代以後，寫出大地的

生趣、大山的雄渾，也表現出人與天地、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感，見證著台灣山水

自然美與人文美的一面。 

                                                      
12

 席德進，〈水彩畫〉，《席德進畫集》，1968 年，頁 73。 
13

 關於席德進《台灣山水．中國意境》晚期水彩畫風之建立，詳細論述可參閱拙文，發表於《現

代美術》期刊 1992 年 12 月號，頁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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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德進過世前半年在他的病後雜記上曾寫著想完成一件事，就是畫一幅家鄉

的風景，同時他所寫的一幅書法「故鄉人今如何，常念念不忘」，充分表露出思

鄉之情。於是台灣的異鄉山水，雜揉著原鄉四川的故國意象，一種鄉愁的山水寄

託著失落鄉土的浪漫情懷，使他回到了生命的原鄉，在他踩著台灣這塊土地的同

時。雖然是鄉愁的山水，卻是他用在台灣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生命體驗，在台灣特

殊的時空下所形塑出的山水情境，它已成為他個人生命無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地

理上，大陸已無法返回，魂牽夢繫的原鄉，是鄉愁的歸鄉；在時間上，時代變了，

社會工業化之後，以前的台灣消失了，他的鄉愁更濃郁了。席德進的水墨畫是台

灣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商社會的急遽轉型期，一位畫家對鄉土文化急遽消失的強

烈呼喚，他水墨畫中常出現的水牛、農民、古厝，正是他的文化鄉愁化為水墨圖

騰，也是一種無法癒合的歷史悲情，交揉著區域文化的深情，溶鑄而出的一種文

化認同方式。 

 

結語──中國水墨的本土化探索 

席德進是一位有著深刻自覺的畫家，他的水墨畫以台灣民間藝術為源頭活水，

又從中國書法的蒙養上擷取筆墨精華，結合在台灣的寫生觀照，建立「筆墨是中

國、構圖是現代、情感是民族、生活是台灣」的創作理念，重新打造水墨在台灣

的美學系統。 

儘管六○年代台灣盛行抽象水墨，是台灣水墨外求西化、邁入國際化的開始，

但是席德進已經是在國際的繪畫思潮中歷經衝擊的過來人，他毅然選擇回歸本土，

他所思考的不再只是中西繪畫在形式上創新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要把他所尊重的

草根的、民間的、宗教的藝術傳統，用既古典又現代的美學詮釋出來。 

對現實的觀察，使席德進發展出兩個方向，一是他的懷古與懷鄉，一是他的

台灣經驗。選擇水墨，堅持用傳統的紙、筆、墨畫國畫，宣誓的是對中國傳統媒

材的高度肯定與對中國繪畫美學的深度關注；選擇鄉土，承諾的是認同台灣的身

分，儘管畫的是鄉愁的鄉土，比起許多渡海來台的畫家，他是真切的傳達出他的

台灣經驗。以中國的媒材為繪畫創作元素，營造水墨的鄉土情境，透顯出席德進

認同台灣文化的複雜性，也使他的水墨作品兼具鄉愁與鄉土、台灣民間文化與中

國傳統文化的特色，他在水墨畫中所處理的問題是台灣民間文化與中國傳統文人

畫之間的「高與低的衝突關係。席德進這段水墨探索的歷程，何嘗不是畫家本人

的中國意識夾雜著台灣主體的「本土探索」歷程呢？同時也是一位由大陸移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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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現代中國畫家，對六○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而欲以自己母體文化的繪畫元

素在國際上開拓出有別於西方繪畫的一段藝術探索。誠如他去世前一年（1980）

日記上所寫的一段豪語：「有一天我們的國勢強，水墨也變成世界性的材料，大

家來學了。」他對水墨的期許與用心何其深切，席德進在現代中國畫的打拼上確

實曾經努力過。 

我們看席德進那幅「海棠」水墨畫（1979 年），艷麗嬌美的海棠花正欣欣向

榮的向天空伸展，蒼鬱的遠山橫臥大地無限延伸，動靜之間，水、墨、彩的冥思

以一排「生如夏花之絢爛」書法題字，寄語無限。這幅席德進晚年融水彩、水墨、

書法、油畫於一爐的新水墨佳作，是否給世紀末的台灣「繼絕存亡」的水墨畫14

帶來「繼往開來」跨世紀的新契機？且讓我們共同期待吧！ 

 

 

 

                                                      
14

 「繼絕存亡」為 1999 年 3 月 26 日歷史博物館「新世紀台灣水墨畫發展學術研討會」，王德育

教授用語。 


